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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陈劲：科技创新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我国的高铁装备、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已经取得较高的国际竞争优势，成为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全球标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人形机器人等领域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正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也在快速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科技创新的引领性提出了更高、更体系化的要求。一是要求科技创新更加注重原始性、颠覆性创新，以实现“从0到1”的突破和新轨道的技术革命，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前沿的技术储备和引领支撑。二是明确科技创新新任务，即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建成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充分依托新型生产关系，特别是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有效整合政府、市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用户等多方资源，形成高效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开展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工作。四是要求科技创新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尽快占据战略制高点，通过在诸多前沿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国际引领能力。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面临四个方面的障碍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陈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不断加快，但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
一是科技成果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一方面，整体上，科研成果的原创性、前瞻性和高质量供给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关键核心技术的迫切需求，尤其在“卡脖子”技术领域。另一方面，创新链与产业链未能充分融合，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导致许多科研成果因缺乏市场导向和产业适配性而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是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落实不足。企业在科技项目立项、资源分配以及重大科技专项的决策中参与度较低，许多科技计划任务设置以学术为导向，围绕企业需求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凝练机制尚不完善。实践表明，有明确应用前景的重大科技专项往往需要行业骨干企业牵头才能真正实现成果的快速转化和产业化。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制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由于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归属与管理机制复杂，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界定有待明晰，导致其在转化过程中责任与收益不匹配，难以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现行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多关注科技成果的供给端，加之企业在转化过程中往往面临高风险和高成本，而风险补偿机制相对欠缺，企业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不足。概念验证、共性技术研发、中试基地等公共科技平台建设滞后，大量科技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难以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闭环。现有科技金融体系对创新前端覆盖不够，耐心资本的供给不足，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等，使得科技金融未能充分满足成果转化过程中投早、投小、投长期的需求。
四是企业创新人才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研资源、学术氛围和职称评定上更具优势，对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吸引力远远强于企业，使得企业人才匮乏。另一方面，由于考核体系存在较大差异，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人才流动的“双开门”机制尚不畅通，尤其是具备产业经验的人才难以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制约了科技界与产业界的有效交流。此外，高校、科研院所“破五唯”落实有待强化，“内卷式”竞争与产业发展需求将会渐行渐远。
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中国经济时报：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您对未来加快科技创新有哪些建议？
陈劲：未来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深化科技成果供给侧改革，提升原创性和市场化导向。强化基础研究的前沿性与应用研究的针对性，着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通过构建战略导向、需求导向型的科技创新机制，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设立产业需求清单与技术攻关目标，优化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设置方式，确保科技创新方向与产业现实需求紧密对接。同时，完善科技成果的评估机制，加强对高价值专利和应用场景的关注，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形成高质量的科技供给体系。
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协同创新生态。通过政策引导，提升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明确企业牵头的责任与权利，充分发挥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的作用，进一步鼓励和支持科技领军企业与中小企业形成创新联合体。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在未来产业和高端技术领域的持续布局。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风险分担机制，降低企业参与科技创新的门槛，激发企业在创新链中的活力。
三是破除成果转化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创新链条支撑体系。产权明晰是资源有效利用的前提条件，未来应从根本上解决成果转化中的责权利问题，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明确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同时，加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完善概念验证、共性技术研发、中试基地等公共科技平台建设，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加大科技金融对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推动耐心资本和科技保险的发展，优化税收优惠政策，确保资金能够精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的早期高风险阶段，为创新闭环提供有力支撑。
四是畅通多向人才流动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科技界与产业界人才流动的“双开门”机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或创业，完善保障机制使得具备产业经验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高校、科研院所职称评定及科研工作中享受公平待遇。进一步推动“破五唯”改革，优化考核体系，治理“内卷式”竞争，强化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培养出既懂科学研究又精通产业实践的复合型人才，为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智力支撑。
五是优化科技政策体系，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生态。以战略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场景驱动的创新模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推动建立高水平的共性研发机构，有效促进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应进一步加强跨部门协调，理顺科技、产业、金融等多领域政策，减少政策执行中的矛盾与冲突，确保科技创新政策能够精准落地，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加系统性的制度保障。
